
一、亲恩重如山

当伊凡 巴甫洛夫第一次来到彼得堡时，他才十二岁。

对北方首都庞大的石砌建筑物他一时还住不惯。这里和家乡

梁赞可说大异其趣。房屋大半是用石头砌成的，桥也是石头

修的，就连河堤也都是用石头码起来的。在这里再也看不到

灌木丛生的岸边，一脚踏在地面上也沾不着泥土。

石头是灰的，河水是灰的，冰凉透骨。他闻到的不再是

那习惯了的河水潮气，而是陌生的海水气 树脂浸过的味

缆绳味，散发着霉味的海藻。虽说河上也有舰只行驶，但是很

明显，都不是当地的，巨大的巡洋舰都张起饱经日晒风吹的

风帆。

故乡的特鲁别日河多么好啊 那里到处堆满圆木，到处

是满载货物的平底船、木筏和小船。近处的河岸很陡，长满

了柳树，河对岸是平缓的草地。从悬崖上远眺，映入眼帘的

是宽阔的奥卡河。奥卡河真是了不起啊！那里有金沙滩围着的

水域和无边无际的草地。夏天，在割草季节，有时全城都可

以闻到牧场花草的芳香和干草气味。沿街行走的是装着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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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发着芳草味的大车，这是送到草市去卖的。

划给神职人员巴甫洛夫的是奥卡河河湾牧场的一块草

地。去割草的时候，他们总是全家出动。母亲也总是去牧场

晒草。自那时起，伊凡就闻惯了夏天的芳草味，好象浑身浸

满这种芳草味一样。

梁赞城石头建筑物很少，只有市中心的那座全城都引以

为自豪的著名的鲍里斯和格列布大教堂，另外还有几十栋最

重要的建筑物。此外，整个梁赞全是木建筑。大教堂广场是

圆石铺的路面，而人行道全是木头的。在巴甫洛夫家住的尼

科里斯卡娅大街上，在夏季街头杂草丛生，逢到天气炎热的

时候，鸡群就在草丛的尘埃里扑腾。他们家的房屋是木头平

房，三个窗户，屋顶有一个明亮的阁楼，住在这里的是几个

儿子和寄宿的学生，母亲为了贴补家用，收了几个进城上学

的农村青年在家里住宿。

尼科里斯卡娅大街绿茵如盖，满街榆树和白柳树。房屋

坐落在严实的木板围墙里面，有一扇高大的木板门，门上开

着个窗口。紧挨房屋是苹果园。父亲喜欢侍弄果园，并且教

育几个儿子从小就习惯地里活。他就这样使晚辈接受自己的

爱好。伊凡终生都眷恋土地，一贯亲自动手挖小畦，种蔬菜，

养花植树。

在父亲的果园里，每逢丰收年景，苹果堆积如山。收下

来的苹果有的晒干，有的拿出去卖，是家里的一笔额外收入。

这个家里人多，吃饭的嘴也多，除自家的四个孩子不算外，

还有侄子外甥们和其他亲戚一大堆，上帝给每个人都赏一口



饭吃。

房屋背后是一块空地，长有接骨木和槐树，大家都叫它

操场。因为梁赞的孩子们 ，在这块空都十分爱玩击木游戏

地上玩起来地盘是绰绰有余的。

在陌生的用灰色石头建筑的彼得堡，他十分怀念家乡的

飘香的芳草，浓阴匝地的绿树和 他所熟堆积如山的苹果

悉的梁赞景色。

当时，梁赞共有三十六座教堂。伊凡的父亲所管辖的是

尼科罗维索科夫斯卡娅教堂的教区，教堂上的钟楼是细长形

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经常把它简称为尼科拉长脖教堂。

神父家的几个小子经常跑到瘸腿敲钟人瓦西里的守卫室去听

鸟叫，那里的鸟多不胜数。他们还爬到钟楼上去赶鸽子。

可是有一次，却惹下了大祸。一天夜里，他们从钟楼上

垂下一条纸蛇，蛇的两只妖眼还冒着火，这引起周围地区一

片惊恐。好在警士巴弗努季奇很喜欢喝苹果露酒，露酒就藏

在父亲彼得办公室内的蓝色门帘后面。他正是在这间办公室

接见了这位法制界的代表。后来经过很久的谈话事情总算得

到和平解决。

在警士回家以后很久，房子里还回响着父亲彼得那声如

洪钟的男低音。父亲彼得是严厉的，易怒的，但也是公正的、

好动脑筋的。因此，在他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反复思考之

后，就在花园里的房子旁边给孩子们修了个秋千，挂上了铁

①击木游戏，用木棒把方圈里的木柱击出圈的一种游戏。

译注



环，装上了做体操用的梯子和杠子，好让孩子们把全部“多

余的”精力都有个正常的用场，而不是去淘气。

自那时起，伊凡和体操结下不解之缘。他有着超人的力

量，很能吃苦耐劳。当他七十五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感觉到

疲劳是什么滋味。而在此之前他一直膂力过人、体格魁梧，

不知疲劳为何物。这一点使他在动拳头打仗中得益不浅，虽

然他不爱打架，但真在惹急了眼的时候，他还是要动拳脚

的。

当时，在梁赞经常有打群架的事发生，不仅大人参加，

也有孩子。城里人和乡下人打，吃教堂饭的教会中学学生和

红领子”古典中学学生打。谁不参加或干脆躲起来的，就会

被别人说成是孬种。但这种事巴甫洛夫一家从没干过。

父亲还撒下了另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当的土壤中生

长，也就反映到了儿子的个性中。父亲彼得很喜欢在家里读书，

进行启蒙式的谈话，他亲自培养孩子们对书籍的爱好。起初，

他有时也把孩子们领到驼背邻居巴夫 弗拉索夫娜那里去，

她教孩子们认字，但一年学到的也就是五谷杂粮之类的庄稼

名称。但是这一次不知怎么了，孩子们总也闹不明白词尾和

各种字母。于是，父亲就不叫儿子们学字母表了，而是改学

小书本。这其中就有克雷洛夫的寓言。这些寓言就成了伊凡

的认字读本和他最早读过的书。

多少年来，在伊凡 巴甫洛夫院士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总

是摆着这本心爱的书。即使在扫除的时候，也不许家里任何

人把这本书挪个地方。如果有谁挪动了这本书，他就会象他



这东西在这里摆了四十年，谁父亲那样大发雷霆： 也不

许动它！

在父亲宽敞的图书馆里，在为数众多的《省公报》，《莫斯

科公报》，《梁赞女子学校公报》和当时最流行的杂志《涅瓦》

（印有古典作家的文章和其他当时显得陈旧的资料）的合订本

当中，伊凡找到了一本印有彩色插图的书，这本书从此以后一

直在激发他的想象力。此书名叫《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但

是从目录来看，书中充满了各种令人吃惊的故事：饥饿的痛

苦；加尔各答黑洞穴的历史；吃粘土 窄的紧身带；的人

在伦敦德里号轮船上七十二人窒息而死；两名自杀者；巡回

演出的魔术家和一些诸如此类的事。作者是一个叫刘易斯的

人，讲的是些平凡无奇的事物：消化、呼吸、心脏的工作。

但讲的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使读者耳目一新。

就象胃的功能这样的普通事情，在作者笔下也变得有些

神奇。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详细地讲述了食物在胃里和

肠道里可能遇到的各种奇遇，其结果是面包、肉、奶变成了

我们身体的建筑材料和力量的源泉。

象父亲对待每一本书一样，伊凡把这本书通读了两遍

（这一条规矩他以后一直恪守不渝），《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

一书已经铭记在心，即使在成年以后，他这位“世界第一生

理学家”在需要的时候仍凭记忆整页整页地引用这本书。很难

料到，如果童年时不和这种描绘精辟而出奇的科学不期而遇，

谁也不知道他能否成为生理学家。不管怎么说，他最早的著

作正是有关心脏和消化器官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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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影响我们终身兴趣爱好的早在童年时期就形成了，

当时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做出必要的选择。在这方面父母亲

自觉不自觉地起推动作用。我们十分感谢这位梁赞的神父，

巴甫洛夫有那么多的书和杂志，书刊塞满了他办公室的书柜，

装满了他家的阁楼、小贮藏室和小屋。在这里，他的儿子找

到了一本沾满尘土的没有封面的书，书上的插图深深印入他

那幼小的心灵。图象上画着生命之泵（人的心脏）和我们体

内的化工厂（胃）的构造。

我们都是从小长大的。巴甫洛夫院士对童年生活体会得

特别深刻“。我出生在梁赞市 ”他在自传的篇首这样写

道。以后他常常回忆并历数在梁赞生活期间的件件往事。虽

然他在梁赞只度过青少年时代，但故乡梁赞和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并且在很多方面决定着他今后的命运。

他始终不渝地依恋着自己的亲人同乡，依恋故乡梁赞。

他在一生中，经常有梁赞来的亲戚朋友住在他家，或在他家

长期做客。

多年之后，有一次他问起姐姐：“特鲁别日河现在怎么

样了？大概变得很浅了吧？”当他得知现在这条河变得认不出

来了 河道清理了，河床加深了，有轮船行驶了，他简直

惊喜不已。他真想回故乡亲眼看一看，但始终未能如愿。

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他终于找到了一次回家的机会。乡

亲们对这位德高望重客人的到来很高兴，请他乘车浏览了全

市，他看了那里的农庄。告别时送他一篮子他从小就爱吃的

梁赞苹果。



在他为表达和论证自己的结论而进行的科学对话中，他

多次提到过他出生的房屋的形象和童年的回忆。

尤其重要的是，直到晚年，他也没丢掉他那颗“童心”。

巴甫洛夫院士兴致勃勃地玩梁赞学生们的游戏 击木游

戏。每 时，他高兴得不得或者“撕开信封”当他“轰一炮”

了。他收集蝴蝶的劲头终身不减。为了补充他的标本，在年

事已高时，他还兴冲冲地到处奔波。

他的性格中天真未泯。

在写给他未婚妻的一封信中，他承认：“我不适合厮混在

成年人群中。这种虚伪、假惺惺和口是心非，和我是格格不

入的。你很幸福，因为你和孩子们相处，对他们的灵魂一眼

看到底，可以看到他们真正的喜悦，真正的痛苦，真实的愿

望，而不必看一群虚情假意的人们。我很羡慕你。我倒是愿

意为这种真挚的人间情谊而叫一声好。现在，这种纯真的赤

子之心多么吸引我。可以设想，要是生活在这种情谊中该是

多么好啊！”

小时候他不仅帮助父亲在果园里干活，还得帮助妈妈干

不少家务劳动：劈柴、打水、生炉子。直到垂暮之年，不论

住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亲自动手生炉子，而且干得很麻利。

他常生气地唠叨“：现在他们都不会生炉子。”他对自己的技术

有几分自鸣得意。

到垂暮之年，伟大的生理学家还经常重复说：“父母之恩

”重如山

都是① 击木游戏的术语。 译者



二、传道与俗务

根据了解和回忆，巴甫洛夫一家都在教会供职。当然，

大多是担任一些低级教职：朗读圣经的职员，工友。未来院

士的父亲上完了教会学校，并且第一个荣任神父。他很珍惜

这个 两个都叫伊凡称号并且干得很出色。他的弟兄们

并没有使门第增辉：其中一个，虽身为教堂职员，却以好

斗而闻名乡里。一些嫉妒他的人早就找岔儿收拾他，在一次

斗殴中被别人暗中下毒手，看来是被铅块、铸铁哑铃或其他

暗器击伤致死的。他的家庭由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兄弟①照顾。

而另一弟兄，是一个浪荡子，吃喝玩乐样样来，结果担任的

神职没有保住，只得流落街头。后来，完全成了吃闲饭的酒

徒。他的孩子，理所当然也就由当神父的弟兄收养了。

就这样，父亲彼得，尼科洛维索科夫斯卡娅教堂的神父，

就成了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他认为养活这些

因此也就人义不容辞， 不过分伤心。他使出他那农民干庄稼

活的本事，竭尽全力以菜园、苹果园和其他家务劳动来维持

①指 彼得 译巴甫洛夫神父。 注巴甫洛夫之



这个家庭的开支。至于教堂里的事，他主办各种仪式都得心

应手，读经传道也都应付自如。梁赞的宗教监督局甚至把他

的文章作为范文印发出去。

看起来，他的那么多报刊杂志没有白订，他希望俗务不

要影响传道。他喜欢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当儿子已经远离

梁赞外出以后，他常用拉丁文给儿子写信“。爱儿，今见汝在

求知之路阔步向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自然，在他看来，儿辈受教育也不外乎是宗教中学。所

以，到适当的时候，母亲就用父亲的旧教士服给儿子们缝成

制服。全家的目光都转向教堂广场，转向那里的白石头房子

里的梁赞神学校。当时德米特里九岁，而伊凡才十一岁。两

个都入了一年级。在此之前两年发生了一次不幸事件：伊凡

在棚顶上摊晒苹果时，从棚上摔到石头平台上，伤势严重。没

想到，不久以后就好了。原来 特洛茨基这家的一个亲戚

救了他。他收伊凡为教子，亲修道院院长 自教他锻炼身

体，擦身子，沐浴，扶他站起来。这样，正赶上开学之前把

伊凡领回到了梁赞。于是这两个不一般大的兄弟俩便一起上

了同一个班。

全校共有四个班。兄弟俩将要学习旧约和新约的神学史，

唱教堂歌曲，习字，斯拉夫语法和俄语语法，算术 总而

言之，是神学和文化课的入门课程。

上完这个学校，弟兄们进入宗教中学，这才开始显示出

真正的聪明才智。现在，每天早上他们沿尼科里斯卡娅大街

向右跑，然后转弯到宗教中学。小弟弟彼佳也在这时候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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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校。在当时的梁赞，对神父的孩子们只有上学一条路好

走。何况老父又盼子成龙心切。

父亲对长子伊凡特别寄以厚望。只等他一上完学，当了

神父，老父亲就能把自己的教区交给他。而且从个性说，伊

凡也最稳重，喜欢读书，不像爱恶作剧的德米特里那样净干

些无聊的勾当。神父心想，上帝保佑，小伙子日后必成大器。

眼下就让他背诵拉丁文，希腊文，死啃神学，钻研哲学，练

好修辞也好。

那些年代的宗教中学已经不象波米亚洛夫斯基的著名小

说所描写的那样顽固不化了。当然，那里填鸭式灌输的全是

圣经和宗教史。但是，也没有忘记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

甚至哲学。对历史、俄国文艺作品、文学也予以一定的重视。

未来的神职人员甚至必须懂得物理和数学。不仅要学古老的

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要学法语和德语。学校里也设有自然

史的课程，也可以自由命题写作文，以便培养学生们推理和

自由表达思想的能力。未来的传教士不会这些怎么能行呢？

此外，还精心教授他们进行辩论，以便使这些虔诚的教会人

员也能彻底掌握这门艺术。虔诚的教民们肯定会提出各种问

题，对他们应该是有问必答才是。

中学生伊凡 巴甫洛夫特别能言善辩。他终身具有这门

本领。他不希望他的辩论对手附和，宣布休战，他要逐条驳

倒对方。他让弟弟、同班同学，甚至父亲和他进行激烈辩论，

当然不是谈宗教教条。

有一次，他偶然读了一个姓萨列夫的文章。文中写道：



“万能的自然科学在自己手中掌握着认识整个世界的钥匙。”

是自然科学，而不是宗教中学里象填鸭一样灌输的抽象的哲

学。在那个时代，这样声明是真正的启示。学生们开始四处

探听：这位皮萨列夫何许人也？后来得知，由于发表这种动

摇教会教义基础的自由思想作品，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

在邮政大街的公立图书馆，是宗教中学的学生们经常走

访的场所。他们开馆前很久就早早来到图书馆门前，经常和

也常到那里去的古典中学学生舌战一番。馆门一开，就一起

涌向大厅，都想尽快得到最新一期的《俄罗斯言论报》，该杂

志分期连载自由思想家皮萨列夫的一些文章。宗教中学学生

巴甫洛夫常常第一个得到他朝思暮想的杂志。伊凡

从皮萨列夫的文章《动植物世界的进步》中，他知道了达

尔文的学说，知道人类的起源根本与神无关。皮萨列夫开导

说，科学应当成为“每个健康人的必不可缺的食粮。”

在《现代人》杂志刊出一作者尼 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长 加篇小说《怎么办？》。皮萨列夫的文章谈的是尼 车尔

尼雪夫斯基笔下描述的一批新人。因而这篇文章就叫《新人》。

经 加查明，尼 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蹲在彼得保罗要塞监

狱里。

这一切都是离奇，不可理解的。在宗教中学里反复讲的

是神，不朽的灵魂，阴间生活，劝说人们听命，谦逊。而人

世上发生的却不大一样。先进的人们号召人们不要去盲目迷

信，而要去研究最重要的人生问题，号召人们与因循守旧、

漠不关心和墨守成规的习气作斗争。通往这一前景的道路就



是自然科学，它的自然使命是我们自己来描绘自己，描绘自

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

宣传自由思想文章 伊的数量日见其多。一位名叫亚

赫尔岑的作者之一，甚至不得不离开俄国，在伦敦创立了“自

由俄罗斯出版社”。

在《医学通 米 谢切诺夫的报》上出现了著名科学家伊

文章《大脑的反射》。文中写道“：亲爱的读者，你们当然可能

有机会参加关于灵魂的实质及其与肉体的依附关系的争论。

亲爱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由大脑活动所产生的各种

现象的世界里来吧！”

难道可以不接受这种邀请吗？

“小孩看到玩具是不是要笑，加里波的由于太热爱祖国

而遭驱逐时他是不是要微笑，姑娘第一次想到爱情时会不会

感到害怕，牛顿是否创立了举世闻名的一些定律并把它记在

纸上， 凡此种种，决定的因素都是肌肉运动 读者们

立刻就会明白，我们用兴奋、紧张、讥笑、痛苦、喜悦等语

言来表示大脑活动外部所表现的各种性质，毫无例外，实质

上都不过是某一组肌肉大收缩或小收缩的结果。大家知道，这

种肌肉活动完全是机械活动。”

看来这些见地独到、新颖，引人入胜。但出版这类文章

要遭逮捕，作者要进法院。为什么呢？教会认为这种文章，

宣扬伤风败俗，败坏社会道德，想要消灭、推翻宗教学说。

宗教中学学生巴甫洛夫，简直给弄糊涂了。此刻真理何

在？但他 谢对“反射学说简直着了迷。他哪能想到，伊 米



切诺夫提出的这名词会成为他本人关于大脑功能的未来学说

的基础，他的学说日后会推翻科学家们以前的概念呢？多年

之后，伊凡 巴甫洛夫院士在纪念自己的伟大导师诞生一百

周年大会上讲话时，称伊 米 谢切诺夫为“俄罗斯生理学

之父”。时至今日，这种称号已变成经典的公式。而在我们这

个时代 米，则把十九世纪叫做伊 谢切诺夫世纪，把二十

世纪叫做 彼伊 巴甫洛夫世纪。

但这是后来的事了。而眼下，宗教中学学生巴甫洛夫的

每一天都是随着独臂工友菲力普的铃声开始的。走廊里闪耀

着教父约翰紫色绸袈裟，大司祭哈尔拉姆比的细手杖咚咚响。

他从容不迫地默读着菲 奥尔洛夫的希奥菲拉特 安东诺维奇

腊文稿，他仪表堂堂，蓄着总主教式的胡子。德米特里 伊万诺

尼科里维奇 斯基，脸刮得光光的，头发直立，他朗读起涅克

拉索夫的诗篇来时抑扬顿挫分明，完全不象教职员。

象往常一样，每逢圣诞节，宗教中学学生们带着大口袋，

在富户的窗下唱赞美诗，指望获得丰盛的赏赐。

伊凡 巴甫洛夫也曾技痒想写诗 他一时模仿伯兰热，

时而模仿涅克拉索夫，总幻想把这些诗呈给原来的梁赞省副

总督，著名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

但是，对他更有诱惑力的还是自然科学。他用父亲的旧

眼镜做了个显微镜，并且经常去地下室找宗教中学的医生。

他写篇作文，主题为：诗歌是否完全是无病呻吟，因为诗歌

中的情景与形象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不一致。他武断地声

称“：所以，这种诗歌就是无病呻吟。因为，象各种各样的无



病呻吟一样，有百害而无一益。”接着他认为，只有自然科学

能带来真正的益处。

在公开辩 类的规律”这一题目论“灵魂中是否也存在人

神的时，他自作聪明地讲了一大堆关于反射的 话。在他看

来，好象反射可以取灵魂而代之。而这一切都好象故意发生

在大主教本人在场的情况下。

最初，事情进行得还比较平稳。但是，他前面发言的人

还没有来得及说完结束语：“因此，上述这一切证明，从本质

上讲，灵魂是与身体无关的，不从属于也不可能从属于人世

的肉体规律。对于灵魂来说，除神的天命规定的规律以外，

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规律。”巴甫洛夫这个叛逆者就象在拳击中

一样向他猛扑过去。

“是的，如果不考虑最新的科学成就，事情是这样的。显

然，这位先生并不知道这些科学新成就。”然后，照例向主教

阁下方向鞠了一躬，他继续说：“请允许我只提一个问题：什

么叫反射？我看得出，我的对手脸白了，血液从他脸部流走

了。为什么呢？我认为是由于害怕。这位先生害怕在我们的

辩论中吃败仗，所以，当他听到无法解释的陌生名词时就惊

慌失措了。因此可见，他脸白的原因不在于灵魂，而在于外

界的刺激。根据实验记载判断，情况总是这样的。在这里，

我要谈谈反射这个概念。反射是什么？反射是我们所看到、

听到、接触到的东西的反映。而一切精神上的东西都是尘世

”。的东西

未来的神职人员竟敢讲这些东西！这又怎么能和他宗教



中学毕业后准备授予他的那个教职相容呢？就因为这个判他

受柳条抽打的惩罚吧！从年龄上讲，好象这个肉刑太重了些。

或者通知他父亲，叫他把这个有罪过的不肖之子带远一些。

应邀前来谈话的神职人员老巴甫洛夫对于事情发展到这

种地步深感惊讶！更使他吃惊的是，以很信任的态度在家里

和儿子详谈之后，他终于知道，儿子本人已立志离开宗教中

学去专攻自然科学。

后来，巴甫洛夫院士在自传中写道：“在六十年代文学

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皮萨列夫的影响下，我们的学习兴趣大

多转向了自然科学。我们当中不少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决

定进大学里攻读自然科学。”



三 、 矢 志 不 渝

九月的一个早晨，列车到达彼得堡。从车厢里走出三个

怯生生的梁赞神学校学生：伊凡 巴甫洛夫，弗拉基米尔 戈

里佐夫和尼古拉 贝斯特洛夫。后两人是伊凡的同窗好友，原

来就寄宿在巴甫洛夫家。上学期间，他们在巴甫洛夫家的小顶

楼上结伴度过了好几年，并在此期间结下了友谊。在彼得堡

他们决定也不分开，一起在新的生活中碰碰运气。

巍峨的宫殿，气派堂皇的大厦柱廊，带花纹的铸铁栅栏，

在大门外静立的石头狮子，辽阔的广场，伊萨基辅教堂的圆

顶，海军大厦镏金塔尖， 使他们大饱眼福。

他们默不作声地沿着刚刚苏醒的城市漫步。穿过中央立

有圆柱的宫殿广场来到了涅瓦河畔。花岗石河岸，灰色的秋

云低悬，铅灰色的涅瓦河的寒冷和潮气吹到他们身上。在河

弯背后的对岸，遗臭千古的暗炮台（囚室）的阴森森的石墙和

塔楼矗立在水面，显得那么突兀。原来这就是彼得保罗要塞，

大名鼎鼎的尼 加 库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在这里受过折

磨。长篇小说《怎么办》和皮萨列夫宣传自由思想的文章就是



在这里写成的。正是这些作品刺痛了这些梁赞省的普通神学

校学生的灵魂，促使他们离开父亲的家园，并矢志寻求自己

新的生活道路。

他们的目的是想上大学。为什么上彼得堡大学呢？在城

里的涅瓦河畔住着《反射》的作者伊 米 谢切诺夫。这一点在

伊凡 巴甫洛夫选择今后求学地点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

从梁赞到莫斯科是近在咫尺，但他还是不惜长途跋涉八百俄

里①来到彼得堡，这里 米 谢切诺夫更近些。别人随从离伊

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有个伴，日后大家在一起也好照应些。

不管怎么说，告别父亲和故里，倒还不是那么牵肠挂肚。

当然父亲得知儿子的志愿不是研究神学而是研究自然科学

时，曾一度很伤心。但是当他理解到主持朝拜、晚祷、给新

生儿施洗礼、给死者唱挽歌这一套不合儿子的心意时，就没

有再难为他了。

当伊凡向父亲申明了自己的决定以后，父亲说：“随你

便吧 这是你自己的事”。

父亲甚至还谈到，他自己为了到这里来上神学校，曾在没

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给自己闯出一条道路，从原籍农村来

到梁赞，步行跋涉将近二百俄里。

凭着农民的那股精明劲儿（在后来的生活里变得更加精

明了），老巴甫洛夫找到监督司祭，请他办了一张《家境贫寒

证明书》。证明书中说，神职人员巴甫洛夫由于家境贫寒，无

力负担儿子，请求给予享受公费伙食待遇。实际上，巴甫洛

①一俄里等于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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